
座 谈会会 议记录

（根据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2000年6月29日，当代中国研究所邀请有关同志召开了一个关 

于"文革"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的座谈会。

李德（原林办秘书）：我叫李德，是1959年12月到1964年12 

月到林办当秘书的。在那里工作了 5年，"文革"前离开。"文革" 

一开始，林彪以他的历朝历代都是以夺权开始的讲话，得到了中央 

的赞赏，并以红头文件转发，在转发时还有一段序言。林彪喜欢读 

书，读历史书，他是一个军事家、理论家。读的书有《资治通鉴》 

等。《纲鉴易知录》由叶群读，并作卡片。他让我把历代传记从北图 

借出来，他一边看一边批，后来这些书都还了。之后，又让我读《民 

国演义》、《北洋军阀统治史话》等。1962年、1963年读政协出版的 

《文史资料》。他说读史就应当读这样的史，不像二十四史那样。二 

十四史是官方指定修的，必须符合官方的意志，不真实。他在“文 

革"开始时的这次讲话，其实由来已久，是他长时间积累的一些历 

史知识的体现。没想到“9·13”后，中央的态度变了，大批这个讲 

话。

邱路光（邱会作之子）："9dainty13"事件不能代替路线。毛和林有 

斗争、有分歧是必然的，而"9 • 13”事件则是偶然的。不能因为有 

了 "9・13"事件，就改变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样的写法就不叫写 

史了，那叫政治。不管有没有"9·13"事件，"二月逆流”该谁负 

责就谁负责。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但有名有姓，



今天有些不太方便，我就简单地说一说。

刚才提到林彪的5 • 18讲话，总理讲这些话得到毛主席的批准， 

讲得非常好。关于1966年7月8日毛主席的那封信，当时我就怀疑 

这封信是假的。前年，一个非常负责的同志和我讲，1974年左右， 

有一位加拿大籍华人,他过去在咱们的新闻战线工作，1974年回到 

北京。回北京后，总理就接见了他。他就问总理关于主席1966年7 

月8日的这封信。总理说这封信是一封简信，是后来经过我、江青 

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根据回忆整理、补充而形成的。当时，外交部 

参加的人有熊向晖、冀朝铸、章文晋，一个同志就拿着笔记本记了 

下来。外交部当时一个副部级的大使看到了这个材料后很吃惊，说 

这么一封教育全党的马列主义的信怎么是后来补充的呢？这么一封 

信出于政治的需要把它补充、整理出来，那么我们一些领袖的著作 

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不是也可以增加、补充出来呢？由此引出的 

一系列精神大厦还值得考虑呢！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的作者）：我曾问过豆豆，豆豆说有这 

个信。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讲：1966年夏天，总理在北戴河 

的时候向林彪口述过这封信。当时豆豆也在场。

于运生（原林办秘书）：我们这些做秘书的都没有看到，林彪讲 

政变是迎合毛的思想讲的。"9・13"出事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好多事都颠倒了。

我在毛家湾工作了 7年，从1965年到1971年，"9 • 13"出事 

的时候我还在。许多事情的说法在"9・13"前和"9 • 13"后完全



不一样。林彪在战备问题上和中央和主席和总理的调子是一致的。 

我就拿这个作例子讲。1969年，先有珍宝岛事件，苏联在我们边境 

陈兵百万。那个时候，中央、主席都是强调加强战备，深挖洞、广 

积粮、不称霸，还搞大三线。"十一"前后，林彪的脑子绷成一根弦， 

怕在咱们欢庆节日的时候，敌人搞突然袭击。林彪当时主管军队， 

他不得不动脑子研究这个问题。在战备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 

林彪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林彪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根据主席的交代 

办的，这是事实，没有什么地方独出心裁，背着主席、背着中央搞 

所谓的"一个号令”。所以，说它是"9·13"的预演是站不住脚的， 

没有任何根据！往年林彪去苏州时不带电台，1969年去的时候我们 

是带着电台去的，搞得很紧张。在苏州时都准备了面包，一旦敌人 

袭击躲到洞里还可以有点吃的。当时，毛泽东也做了准备，毛提出 

不少指示。那个时候，林是抓落实的，即军事上怎么落实，，他搞了 

六条。"9 • 13"事件后说他背着主席，背着中央搞反革命演练，调 

动部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记得当时林彪还征求了刘帅的意见， 

刘也同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林是很认真的，不是马马虎虎的。 

当时为了战备需要，林彪让总参专门搞了一张大地图，经常趴在那 

儿认真看。林彪每个月都要批给主席几份文件，每个季度都要带上 

黄永胜向主席亲自汇报情况。汪东兴在他那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 

命集团的斗争》中纯粹是瞎说。汪东兴和叶群天天有热线，1966年 

确定林当接班人后，汪主动往毛家湾靠。林彪已由6号人物升为2 

号人物，汪当时管中央办公厅，他想把林办的事情也抓到手里，后



来实际上还是军委负责林的事情，没有把林办人员的工作关系等转 

到中办。汪东兴在这件事情上是说了假话的。当时毛在武汉，总理 

在北京，林在苏州，汪和叶群每天都保持电话联系。根本没有什么 

传阅件，他们三个人在三个地方，一、两天能传到吗？坐飞机传也 

没有那么快，况且办文程序也不是那么个程序。汪东兴和叶群是碰 

头会成员，他们两个人电话不断。而且1970年4月时，主席还没生 

林的气呢。到苏州去看林时还说，林是红小鬼，可信。

邱路光：我补充一句。咱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就算 

林是坏人，坏人能不能做好事。第二个看法，现在经常有人拿"一 

号通令”做文章，而事实是疏散在前，一号令在后。疏散的时候， 

总理、主席也都在负责，一些老同志都到了外地。就算林是坏人， 

他这样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自己负责，还是对中华民族负责？当时 

柯西金不下飞机，他都不睡觉，他难道不是为祖国的安危着想吗！

这里我再讲一个故事，由于是第一次坐下来和大家谈，至于故 

事的时间、地点，咱们还可以进一步核实。毛主席没走之前，黄和 

吴就到主席那里汇报，正讲话的的时候江青进来了。主席就说，我 

马上要走了，我去武汉，林去苏州。总理说了一句，说主席呀！明 

天我就在玉泉山那个指挥所和你通电话了。这说明，当时疏散是一 

项工作，而不是一种私人行为。所以今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就在想， 

咱们思想距离可能比较远，我和春光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都 

是老党员。我认为研究"文革"，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 

一，研究"文革”能不能把毛、林、周放到真理面前，真理面前人



人平等，能不能做到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能不能做到在历史 

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做到了就有的谈，如果做不到，那就没什么好 

谈的了。第二，能不能把毛、林、周在"文革"中同时作为党和国 

家的领导人来考虑，如果是这样考虑的，那就有的谈，如果不是这 

样考虑的，那就没的谈。你是把毛、林、周联系起来看，还是隔离 

开来看。如果非要说"文革"中毛泽东是好人，林彪是坏人，那就 

没的谈。如果把他们都作为"文革"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来 

看，来共同研究"文革”的事情，来研究"文革”的教训，这才有 

的谈。第三，"文革"中发生的事怎样来界定？我认为"文革"既然 

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应该是功也归毛，过也归毛。现在的说 

法是毛在"文革"中犯了错误，周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而林彪则是反革命。如果非要这样界定,则没的谈。毛主席在“文 

革”中犯了错误，对谁犯了错误，对刘少奇犯了错误，对彭、罗、 

陆、杨犯了错误等，结论是毛主席对林彪没有犯错误，对林的指示 

是最高指示，这就是汪东兴的观点。我们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 

的人，对毛泽东是非常热爱和敬仰的，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但 

具体到"文革"这一段，应当谈平等。第四，至于毛晚年犯的错误， 

我认为最重要的错误就是处理林彪问题的错误。"9 • 13”事件后的 

一系列问题毛在战略上就错了，可以说"9·13"事件后,主席把老 

本都输光了，大部分人离开毛，毛身边只剩下汪东兴、张玉凤、吴 

旭君等人了。

张聂尔：我认为林彪和林立果也不同。你不能说林立果的想法



都是错的。林立果过于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看不到民主政治的 

真谛，林立果有些东西代表了林彪的思想。我不认为林彪是一个拥 

护“文革"的人，这就使得林必然和毛有矛盾，但林是一个很愿意 

和毛缓和矛盾的人。林立果的有些想法很有道理，比如他说“文革" 

搞来搞去就像绞肉机。但他错就错在在当时的状况下，他的那些想 

法不可能得到实施。因为就算是毛主席犯了错误，也没有人会帮着 

他去杀毛的。

李德：我还顺着刚才的思路说。"文化大革命"从"5·16"通 

知开始，通知中写到要打倒"彭、罗、陆、杨"。5月18日，林彪 

发表讲话。之后，为了落实"5 • 16"通知的精神，中央开了个政治 

局会议，具体解决“彭、罗、陆、杨"的问题。据我的记忆，林彪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只对一个人进行了反革命定性，那就是严 

慰冰。林彪之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严慰冰定为反革命，我来 

讲一下这其中的历史原因。

1959年9月，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不久，林 

办就收到了匿名信。当时的秘书是关光烈。匿名信是骂叶群的。我 

在当秘书期间也收到过5、6封匿名信。1962年到广州开会时，匿 

名信是用明信片写的，骂叶群，用的语言很恶毒，说叶群是“女人 

蛇"、不要脸等。总之，当时对妇女所能用的最恶毒的语言，匿名信 

中都有。原来把信装在信封里还好一点，邮差也发现不了，用明信 

片写看到的人就多了。到了1961年的时候，关光烈说这个事情总这 

样下去不得了。这些信就写林办收，我们也不敢往里送。后来把这



个事情报告了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并把信给肖向荣看了。肖向 

荣嘱咐秘书讲，这些信一定不能往上转，我可以委托公安部来查一 

查匿名信是哪里来的。我们当时看到匿名信的字写得非常好，非常 

清秀，我就奇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怎么会写这种信呢！后来公安部 

回答，说信是陆定一的爱人严慰冰写的。考虑到陆定一当时是政治 

局委员，为了照顾关系，当时就捂着，不能往上报。并要求谁收到 

信谁就收起来，不能打开看，要秘书一定把好关。不巧的是，1962 

年底1963年初我们搬到毛家湾以后，由于一时疏忽，收到信以后就 

放到台历上了。林立果来了一看，说这不是我妈的信嘛，拿了信就 

跑着给叶群送去了。他当时只上初中二、三年级。叶群一看就火了， 

她很紧张，也不敢和林彪讲。最后找到关秘书，关秘书讲这个事情 

现在正在查。到我离开时已收到了 11封。

匿名信从法律上讲就是犯法的，匿名信用恶毒的语言骂人就更 

犯法。鉴于陆定一是政治局委员，这件事不好声张，所以就一直忍 

到"文化大革命"。至于为什么严慰冰要写匿名信，这个事情不是很 

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事情的起因是在延安的时候引起的。“文 

化大革命"开始了，见毛泽东有打倒"彭、罗、陆、杨”的意图， 

所以林彪对打倒陆定一举双手赞成，并讲严慰冰就是一个反革命， 

这是有原因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讲过一个人是反革命, 

那就是严慰冰，这个事情的来由就是这样。

邱路光：我再补充一点。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彭真找陆定一谈 

过话，就说公安部经过鉴定，匿名信是严慰冰写的。陆定一当时非



常吃惊，并给找了严慰冰练字时写的大字再去核实，结果再次证明 

信是严慰冰写的。彭真让陆定一赶快到外地去避开这件事。陆定一 

后来让军委卫生部出了一份证明，证明严慰冰有精神病。

黄春光（黄永胜之子）：关于我父亲，我讲几句。我父亲在去世 

时说过两句话，他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要求中央给我平反。 

他至死都不承认他反党反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开始公审前，我给中央、最高法院拍了 6次电报，要求在公审时 

替我父亲做辩护，但没有得到答复。我之所以要去做辩护，是因为 

我认为我父亲不可能知道后来我们知道的许多情况。为什么呢？因 

为他被关起来后，肯定不会向他透露任何情况。我最后见我父亲， 

是9月24日，一个星期五。我问他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如果十天里有事就有事，如果十天内没事就没事。在他的思想 

中总认为，我没有什么，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如果要是有事，那就 

是说你有事，你就有事。

你们都是研究"文革"的，看了很多材料。我是参加"文革” 

的，而且刚开始是造反派，我反党委、反工作组，但不反老干部。 

我是在西安上的军校，我当过学校造反派的一把手，当过西安市红 

卫兵造反司令部的一把手。到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我对"文化大 

革命"越来越不理解，所以也就不参加了。

我父亲1968年3月至1971年9月在北京。黄永胜对"文化大 

革命"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认为不应该承担责任。他不是决策者， 

他只是给毛泽东、给共产党"高级打工”。到底对"文化大革命"怎



么看，对毛、林、周怎么看，到底谁应该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主 

要责任？我认为毛泽东应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 

本人认为他自己一生做过两件事，一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一是发 

动"文化大革命"。你们是搞"文革"史研究的，在很多问题上可能 

比我们更清楚，但基于政治的需要，你们没办法说。

"文化大革命"应当毛泽东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黄永胜只不过在文件上划个圈。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分析"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文 

革”中毛泽东要打倒一些人，也不会发展到最后失控的程度。周恩 

来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批示是：此人可杀。

林彪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对"文革”采取了一种旁观 

的态度。现在看到一些老同志写的文章、回忆书籍，完全不顾历史 

在瞎说，而且就是编也没有那么个编法。刚才于运生同志讲，汪东 

兴和叶群天天热线电话联系，九大前后，汪东兴恨不得一头扎到毛 

家湾。开九大时，我就问过我母亲九大为什么迟迟不开，她说汪东 

兴在动手术，汪东兴手术不好就有人封锁主席，好多情况到不了主 

席那里，说江青封锁主席。只有等汪东兴病好了，才能开九大。汪 

东兴当时和林办关系很好，现在他一推六二五。为什么江青、姚文 

元、张春桥能进政治局，谁让他们进的政治局？这些都有文件。九 

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就算是林自己 

想当主席，也不能说是不对的。（于运生：林根本就不想当主席。他 

当那个主席干什么？他是党内第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况



且林彪不爱参加外事活动，有会时他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九届二中 

全会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一种发泄，对张春桥的一种攻击。

这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而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态度问题。

根本不是什么有组织、有预谋地去反党，归根到底是应该如何对待 

"文革"的问题。（张聂尔：庐山会议，林搞张，毛主席认为搞张就

是搞"文革"，这是他不允许的。）

邱路光：我父亲说过，我这辈子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但不会犯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文革"过去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今天 

来和你们座谈、交心，因为你们这是研究国史的权威机构。在这中 

间，我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我都有一 

种想哭的感觉。我们的青春就白白地浪费掉了。虽然我们受了许多 

苦，但现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有口饭吃。你们给我们平反也好， 

不平也好，反正我们也都是这个岁数了。我们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只是想和组织真心地交流，为你们搞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文 

革”中发生的事情我父亲记得很清楚,他说军委办事组承办的文件 

一仟三百多件，没有一件是毛主席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不是周总理 

亲自办的。 

关于"文革"，我不同意中央的结论，即由毛主席错误发动和领 

导的，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文革"是毛主席错误发动的， 

而且在当时条件下，全党觉悟是一致的。如何看待林彪和黄、吴、 

李、邱，这里面政治性太强了。举个例子说，毛主席打刘少奇打了 

五下，林彪打了三下，我认为林彪没错。因为毛主席打了五下，林



才打了三下。不能避开不谈毛主席打的五下，只谈林彪打的三下， 

那就没法谈了。

我认为，"文革"是立体的交叉，不能"一刀切"。我父亲常说, 

我不知道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要打倒刘少奇开会只 

用5分钟就行了，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主席这么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江青能长期在中国政治的前台做工作，江青为什么能进政治 

局？顺便说一句，如果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的话，叶群她敢进政治 

局吗！

"9 • 13”事件掩盖了许多事情的真相。我曾经在一个很严肃的 

刊物上看到一段话，说杨成武在总参党委会上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文 

件时哭了起来，这可能吗？也太离谱了！有的文章写1966年邱会作 

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批判傅连章，1966年军委办事组还没成立呢， 

这也太不严肃了！写史应该是很负责的，怎么能胡乱说呢！

于运生：杨成武在整罗时是很积极的，他这个人人品不好。

邱路光：如果下午有时间的话，我建议讨论三个问题。一个是 

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一个是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一个是黄永 

胜的军委办事组是怎样和江青作斗争的，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不要像现在有些人说的，说邓小平和江青作斗争是人咬狗，军委办 

事组和江青作斗争是狗咬狗。在当时的条件下，军委办事组遏制了 

江青的胡作非为，这已经不得了了，如果没有黄永胜领头和江青作 

斗争，那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不知会开成什么样子呢！在毛主席老人 

家还健在的时候，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还没有的时候，黄



永胜和江青作斗争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我举个例子。黄永胜是我 

从小就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将军。我父亲是政治干部，黄永胜是军事 

干部，但我父亲诚恳地说："黄永胜政治水平比我高。"他说黄是一 

个政治性、原则性很强的干部，非常守纪律，对工作认真。"9·13” 

之后说我们销毁黑材料，我们销毁什么黑材料了，就是销毁了和林 

彪照的照片。家里连个保险柜都没有，哪里来什么黑材料呀！春光 

是黄总长的大儿子，他也是在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他根本就 

不知道"9 • 13"。 "9 • 13"时，黄、吴、李、邱和他们的孩子都

在岗位上，就我一个人不在，因为当时我夫人在生小孩。如果要密 

谋搞"9·13"的话，那黄、吴、李、邱等人也得准备点东西带走吧， 

但却根本没有任何动作。我父亲他们认为，如果林不走，什么事都 

没有，什么事都可以说得清，他这一走，什么事都说不清了。

6月29日下午：

李德：研究林彪，首先要研究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林彪在中 

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有许多特殊贡献。我接触林彪5年， 

我认为他是一位统帅，也是一位学者。我就拿一年的事来说一说为 

什么讲林是一位学者。

当国防部长几个月后，1960年1月份他读《列宁全集》36册， 

从头到尾，核心题目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因为当时我们党正 

和赫鲁晓夫展开论战，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主题。他自己看，也让我 

帮他搞，凡是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全搞出来，不怕重



复，哪怕字句完全一样也要搞出来。他说如果列宁在不同的时间提 

到同样的论断，则说明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在读《列宁全集》时也 

借助《列宁全集索引》，所以读得比较快。

2月份读《武经七书》，从中归纳关于军队管理问题。他当上国 

防部长不久，要研究如何进行军队管理、抓军队作风，如何令行禁 

止。一边读，一边记，一边作卡片。7本线装书，他自己看，也让 

叶群看。

3月份读《资治通鉴》，同时让叶群读《纲鉴易知录》，要求她从 

第一卷读到第十卷。并对她说，你一个月读不完可以读两个月，两 

个月读不完可以读三个月，总之要读完。

4月份他让我去逛古旧书店，找有关政治方面的书籍。我当时纳 

闷，古旧书店里找什么政治书籍呢？他就说比如《古文观止》、《昭 

明文选》等。给他买回线装的《昭明文选》后，他非常高兴，对此 

书很感兴趣。而且他还背其中的段落，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 

出师表》等。他背得很熟，而且对此似有所启发。

5月份去山东出差。

7月份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收集有关"战争是政治的继 

续"这方面的观点。他对西方的著作感兴趣的是"四论",即《天演 

论》、《进化论》、《战争论》、《资本论》。他看这些书的同时，在上面 

进行批注。

8月份做文章，他与谭政在部队政治风格建设上有点分歧。谭政 

是善于抓事务工作，抓政治业务方面的工作，各有各的想法。林的



意思是抓部队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所以 

他认为总政的路子不大合适。他让我到部队去把所有的政治教材都 

找来，看一看部队到底在讲些什么。

9月份集中收集、阅读马、恩、列、斯、毛有关物质与精神关系 

的理论，并让我做成卡片。他提出的问题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 

二性，在一定条件下.，精神起不起决定作用。他特别注意这方面的 

言论。9月在军委讲话时他提出了 "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 

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毛主席听后也拍板叫 

好，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很高兴。

11月份转入部队的条例建设工作。他让我去收集所有外国的有 

关部队条令方面的书籍，为部队开条令、条例会议作准备。

以上仅限于一年的时间。林彪不同于一般带兵的人，他是一个 

学者，每提出一件事情，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我讲过，说 

脑子里要经常设立几个问题，围绕这几个问题去想、去问、去读、 

去看，免得临时来了工作，材料一大堆全都用不上。

"9·13"事件发生后，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这不是事实。中 

央也是瞎说。我就补充这点情况，希望大家从侧面能了解林彪这个 

人。

于运生:林彪看过的东西，圈划过的东西，叶群很注意，全都 

收起来。林彪自己有一个图书馆，别人是不能进的。他很善于概括， 

爱读书。

宋德金：刚才李德同志讲到林彪读《武经七书》，七书就是七种



兵书。我去了以后也给他读过。开始是搞成语录，当时我就按着毛 

主席语录那样，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林彪还让我给他找七个资本主 

义国家由弱变强的过程的相关材料。

李德：林彪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江青批判林彪时有个笑话。 

林彪和叶群讲，读毛主席的书很重要，林彪说，马克思的书黑格尔 

式的话太多，列宁的书黑格尔式的话比较少，斯大林的书通俗易懂， 

毛泽东的书最亲切，所以我们部队就读毛主席的书。叶群把这简化 

后写成一张卡片，写到：马说黑话，列少黑话，斯通俗易懂，毛最 

亲切。后来江青批判林彪时，说林彪讲马克思说黑话。.

黄春光：我被林彪考过一次。庐山会议后要学马列的书，我就 

被送到国防大学学习。一次叶群让我去毛家湾，到了以后，她说你 

先见见林副主席，我办点事。当时林一个人在，他问我你最近在干 

什么。我说正在学马列的六本书，刚读完《共产党宣言》。他立即问

我，《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条说的是什么。因为刚学完，所以我都回 

答上来了。他说还不错，说明你们军队大学教育的还不错。叶群还 

打电话告诉了我妈，表扬了我一顿。

于运生：当时林彪让秘书们都看马列原著，同时也要给毛家湾 

的战士们讲。每次林彪号召部队要搞点什么时，他都先在毛家湾的 

小范围内做"试验林彪是爱动脑子的，他的钻劲很强，善于抽象 

概括，用很简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概括出来。

张聂尔：他有没有向你谈过对"文革"的看法？

于运生：他没直接说过，但可以看得出林对"文革"是不积极



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后，要用军队，借助军队搞"三支两 

军”，林彪是积极配合。搞军委几条时，林彪也是很积极的。他积极 

维护军队的团结，爱护军队干部，对军队的稳定抓得很紧。"文革" 

中他成了副统帅，成了接班人，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以毛泽东的 

态度去表示，他不能和主席唱反调。因为他的位置在那儿，只能跟。 

我崇拜林彪也崇拜毛泽东。在毛家湾期间我没看出林彪想搞阴谋的 

一面。

我认为"9 • 13"事件是毛主席逼的，林彪是被迫走的。林彪这 

件事是个悲剧。9月13日我在毛家湾，现场什么样我不知道，但他 

家里没什么动静。那天晚上看完文件没事了，我们洗个澡就睡觉了。 

北戴河那边跑了飞机后，这边把我们折腾起来，马上画地为牢，把 

我们圈在那里了。从那一天起，失去自由四年多。"文革"期间林彪 

没有迫害谁，后来把刘少奇、贺龙受迫害及整罗瑞卿的帐都算到林 

彪的头上，这太牵强了！整哪个同志都是主席批的。当时说林彪招 

兵买马，想搞动作，这也是不对的。他确实用了不少四野的人，那 

是因为他对四野的同志比较熟悉。至于叶群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做 

了一些坏事，那应另当别论。

李德：我补充一点，林彪用人很慎重。1960年6月成都军区司 

令员贺炳炎去世后，肖华给林打电话，问谁来当成都军区司令员。 

林彪不加思索就说，成都军区贺老总最熟悉，你去问贺老总，由贺 

老总定，我没有意见。总政每二个军以上的任命，名单要送毛家湾 

一份，他从来不让给他念，而是划圈送总理。在当上国防部长后，



军以上干部的任命他从来不亲自说话。

张辉灿（原黄办秘书）：我了解军队任命干部的程序，军以上干 

部报毛主席批。总政干部处提出名单报到军委办事组，黄、吴、李、 

邱等人划圈后报到林彪那里，林彪划圈后报总理、主席，然后常委 

会讨论。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总政再下命令。

邱路光：刚才你们提到“文革"中林彪对人的态度，我讲一个 

小故事。我的第一个爱人是我大学同学，张霖之的女儿。我结婚的 

时候，林彪想见见我的爱人。我们到了毛家湾以后，我爱人一见到 

林彪就跪在地上抱着林彪的腿哭了起来。林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不 

停地说："好孩子，快起来。"我爱人就不起来,一直哭。后来林就 

叫："叶群，叶群，你快点来。"叶群把我爱人扶了起来。林是管部 

队的，地方的干部他不管。张霖之是国务院的部长，对于他的死林 

感到很可惜。他说："张霖之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之所以被造反派打 

死也证明了他没有向造反派投降。"林对人是很诚恳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讲林实事求是。一次在北戴河海边有机会见到 

林，我就问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拿出几个师去换林是怎么回 

事。他讲在苏联休养时，刘亚楼也在苏联，一天刘亚楼拿着报纸高 

兴地对林说，好了，实现和平了，希特勒和苏联签了和约。林当时 

笑了笑，说这是希特勒的阴谋，他在借机准备兵力。果不其然，希 

特勒撕毁了和约向苏联进攻。在此期间，斯大林请林去开会。在会 

上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希特勒会从乌克兰的基辅 

进攻苏联。林说你们错了，我认为是从南俄的开阔地向苏联进攻。



当时斯大林对林的观点有怀疑，事实上最后希特勒就是从这个开阔 

地打起了进攻。此后，斯大林对林刮目相看，希望他留在苏联。林 

是很守纪律的，他就给中央报告了这件事情，主席也很爱惜林，当 

然舍不得，叫他立刻回国。

林的个人生活非常可怜。批林彪批了这么多年，就是说林怕光、 

怕水，这算得上什么！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为了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竭尽脑汁，作出了巨大贡献。

于运生：林5次负伤。

李德：林在当国防部长后，对毛主席毕恭毕敬。他以孔子《论 

语》里的一些话来指导他自己的行为。1964年春天在广州，他说你 

给我从孔子和孟子的书里找有关组织观念方面的好好看看，给我抄 

出来。我当时一愣，心想这里面怎么能找出关于组织观念方面的东 

西来呢？他说有啊，如“父母在，不远游”这就是。他每次从北京 

出去后，每到一处必给毛主席报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 

有一次中宣部讲，对外宣传要统一口径，凡是中央没讲过的话绝对 

不能讲，批评山西日报社论。《山西日报》利用漫画，在肯尼迪死了 

以后画了一幅漫画，一架飞机头朝地,标题是"啃泥地"。中宣部为 

此发文批评了《山西日报》。我把这件事给林讲了以后，他说你把文 

件给我留下来。他把文件压在了玻璃板下面，当做座右铭，每次必 

看。中央没讲过的话，他绝对不讲，中央没说过的话绝对不能表态， 

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提出一个观点：服从。他讲了三点，服从是无产事业，服从



是很难的，服从是高尚的。因为这是从整体出发，个人为全党、为 

全局。因为我1965年就离开了毛家湾，1965年以后，林彪什么样 

我确实不清楚。我在的那5年情况就是这样。

于运生："文革大革命"期间，每个月他都要选出几份关于军队 

方面的材料写上请主席阅，给主席送去。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后，林 

每季度都带着黄、吴到主席那里汇报军事方面的工作。庐山会议以 

后，林的态度、感情发生了变化，又加上身体有病，十天半个月不 

看文件是常有的事，完全是被动应付。为了保护军队干部，他给主 

席写了封信，希望对军队干部不杀、不关、不抓。

庐山会议时,林讲什么，毛是知道的。在开会之前，林和毛在 

一个小房间里谈话，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在外边，叶群把的门， 

怕的就是江青往里闯。林彪在会上讲的一些话无非是老调重弹，强 

调主席思想的核心地位，讲了个把小时，都是即兴发挥。后来整理 

成文字的东西时，请陈伯达做了文字润色，并给了几个常委一人一 

份。"9·13"前，毛主席说林彪讲什么他不知道，等于林是背着中 

央、背着主席讲的，这不符合实际。庐山会议期间，主席一夜之间 

对林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人都是跟不上的，这也非常出乎 

林的意料。现在来看，主要因为批"文革"，批张、姚，就等于否定 

了 "文革"，毛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答应的。

邱路光：刚才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我父亲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讲清这个问题，对于搞科研有很大的帮助。搞清九届二中全会，对 

于搞清文革史非常有好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到底军委办事组和



"四人帮"有没有斗争。比如吴法宪和张春桥是不是吵过架，吵架 

吵的是什么内容。当时争论一句话，即在宪法总纲中要不要写"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张春桥不同意写，说三个副 

词是一个讽刺，吴法宪说这是利用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据陈伯达的遗稿，陈伯达也是议论过这件事的。周恩来觉得这个事 

情严重了，很生气，表示对吴法宪支持，对张春桥不满意。总理上 

庐山开会之前的8月18日、19日，政治局会议要通过宪法修正草 

案，周恩来做好了准备会上有人要闹，没想到会上张春桥一句话不 

说,对宪法修正草案同意。那么是谁点拨了张春桥呢？这是一个疑 

问。8月19日，主席先到九江。吴法宪和程世清管接待，到了那儿 

以后，汪东兴下火车后就对程世清讲应提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不设 

国家主席，林往哪儿放。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这里我插一件事， 

昨天晚上吴新潮（吴法宪的儿子）特地打电话给我，说吴老有个愿 

望希望在会上给大家转达一下，即他在公审期间由于某种压力说了 

一些假话，但他说的假话在专案组的交待材料中都打上了黑点。公 

审时专案组反复问他一些话，他当时为了抓住重点说了一些假话, 

这些假话就包括"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他说, 

这句话不是他说的，但专案组非得说是他说的，没办法他就承认了。 

这里附带说几句，就是关于1971年8月8日的所谓"密谋反革命政 

变"的问题。8月8日那天我也去了。叶群原来被怀疑有乳房瘤， 

结果检查后证实没有，叶群就请301医院的一些医生到她那里看电 

影，我妈和我也去了。去了以后，林豆豆的爱人张清霖也在。吴法



宪没见过他，吴和邱开完会后到了毛家湾，我们那时已经在看电影 

了。吴和邱进来后，叶群说，你们还没见过张清霖，今天我把张清 

霖同志介绍给你。并说张是湖南人，铁匠的儿子。然后我们就去看 

电影了。关于8月8日的问题，审问了我多少次，也审问了我父亲 

多少次，把我们都问烦了，根本就没有密谋反革命政变嘛！ 8月22 

日上庐山以后，开了常委会。常委会上5个常委中4个（康生、陈 

伯达、周总理、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8月23日开幕式，原定下 

午3： 00开始，结果快4： 00 了才开始的，原因就是主席和林谈话 

耽搁了时间。汪东兴在他的书中讲，林彪没有经主席同意就发言了， 

我父亲说他记得太清楚了，主席说了两遍，"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也是几十年的党的高级干部，他怎么可能自己就跑到台上讲话呢。 

汪东兴在书中还提到，我看主席的眼神，主席当时很不高兴，康生 

和周恩来也很着急。我说汪东兴你也看得太清楚了。他们都是无产 

阶级革命家，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喜形于色、怒形于色呢！林讲话 

后，总理、康生都讲话了，表示拥护林的讲话。会议结束后，汪东 

兴向吴法宪挤眼睛。23日晚上开政治局会议时，吴法宪提出应学习 

林副主席讲话，汪东兴也不甘落后，希望放林讲话录音。后来说是 

吴法宪提出放录音，这是不对的。第二天上午听录音，江青也来参 

加，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总理让听两遍，然后分小组进行讨论。 

汪东兴调子最高，提出要揪人。随后给吴法宪打电话，他说我已经 

发言了，你们赶快发言，今天发言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明天 

发言就是随大流了。吴、李、邱也发言了，都是拥护林的讲话。邱



会作是在西北组，康生说邱会作发言发得好，有水平。康生说：学 

习毛泽东著作有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学得也好，用得也好，这就是 

我们的林副主席；第二种就是学得好，用得不好，就是我康生；第 

三种就是学得不好，用得也不好,现在大有人在。所以一定要好好 

学习。快散会的时候，我父亲上厕所碰到了周总理，总理拉着我父 

亲的手说，听说你在西北组放了一炮。我父亲当时有点忘乎所以， 

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西北组控诉造反派对我的迫害。在西南组，气氛 

更加热烈，都出现了抢话筒的景象。陈毅同志在华北组讲了三条， 

第一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第二过去把我打在阴沟里我不敢 

出来，第三从今以后我要从阴沟里出来和他们斗。许世友的华东组 

就提出了要把张春桥下放劳改。

林彪不点名的点了张春桥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可见大家对 

"文革"的反感，对"文革”的痛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25日，主席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里插一句，在印语录这个问 

题上汪东兴说了假话。他说陈伯达交来一份马列主义语录，他在书 

中说让打了 20份，其实汪东兴让打了 25份。打完后他先给了吴、 

李、邱一人一份，并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父亲当时开玩笑， 

说老汪你怎么搞得这么快，他说有办公厅嘛。汪东兴在他书中所写 

的事离事实太远，汪东兴当时天天和叶群通电话，就连江青带着张 

春桥、姚文元到主席那里哭，都是汪东兴打电话传出来的。根本不 

存在什么黄、吴、李、邱搞阴谋的问题。

在主席的头脑里存在着一个错误的逻辑，他认为反张春桥就是



反江青，反江青就是反"中央文革"，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文化 

大革命”，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毛泽东。黄永胜是31日才到庐 

山的，他没有发言，结果出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把黄也引了进来。

这里有一个疑问，和黄、吴、李、邱的帐结清以后，主席为什 

么突然南巡？主席南巡到了武汉以后，把刘建勋、王新、汪东兴召 

到一起，主席又让叫来了华国锋，刘丰也在。主席说庐山会议的事 

说是完了，其实还没完。当时刘丰说："主席，如果林副主席干扰了 

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小范围内向主席道歉。”主席当时一 

拍腿，说刘丰同志你说得好，这个话北京不会有人说，黄、吴、李、 

邱是不会说的。又转向汪东兴，说东兴你们几个开个座谈会，写个 

纪要报上来，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刘丰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刘 

丰对此后悔万分，他说自己是在劫难逃。主席到了长沙以后，讲得 

就比较深了。

9月24日，邱会作送李先念率领的代表团上飞机去越南纪念胡 

志明同志逝世一周年。送走他们后，总理对我父亲讲一会到人民大 

会堂开会，问我父亲是先回家，还是直接去大会堂。我父亲问总理: 

你呢？总理说我直接去大会堂休息一下就开会。我父亲说那我也直 

接去大会堂。总理又讲，那你给胡敏打个电话。我父亲当时就笑了， 

说不用打电话。总理是用心良苦！到了大会堂后我父亲去了福建厅， 

过了一会高振甫来叫我父亲，被杨德中拦住了。一会高振甫又来了， 

对杨德中讲总理要找邱会作谈一谈。当时杨德中非常不耐烦。总理 

对我父亲他们说，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让你们离开各自的工作岗位



专心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长。总理当时很客气，而且总理讲， 

你们的老婆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出米后老婆孩子有什么问题找我 

姓周的是问。非常遗憾的是，没过几天，我们就都被抓起来了。我 

出来时已经36岁了。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热爱毛主席、热爱总 

理，热爱我们的党、热爱社会主义。

公审以后我们到秦城监狱去看我父亲。我父亲也是一个入党多 

年的老同志，当时的境况惨得很。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但我 

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哭了，他对我说：路光，你妈还活着吗？我赶紧 

回答，活着呢，好得很。吴法宪在监狱里想用笔给党写几句话，连 

支笔都没有，他就在墙上写下了 "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 

岁“等。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父亲情绪非常低落。他始终认 

为自己没有问题、没错。华北会议以后，我问我父亲你又没上庐山， 

为什么要作检讨呢？他说：是呀，我没有上庐山，人家让我检讨， 

逼着我检讨，我有什么办法。

一直以来，对于林彪的问题，对于黄、吴、李、邱的问题还是 

一个禁区，事实是不能讲的，还得按照过去毛泽东定的调子、按“文 

革"时定的调子去讲。事实是很清楚的，林彪与江青不能算是一伙 

的，林和黄、吴、李、邱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很多事情是最后毛主席逼得没有办法，九 

届二中全会对"文革”的种种不满已经表达了出来。对"文化大革 

命"到底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不能把这个责任最终讲清楚，



而是用过去定的调子，这个问题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邱路光：刚才我就说了，"9·13"事件不能代替路线。按现在 

一些说法，似乎黄、吴、李、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发了政治洋 

财的，似乎和张春桥他们一样都是大人物似的。事实上这些都是后 

来强加的、杜撰的。"文革"以前，黄是广州军区老司令员、党委书 

记，吴是空军司令、党委第一书记，李是海军第一副司令，邱是总 

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文革"中造反夺权是人家夺他们的权、造 

他们的反，而不是像张春桥那样夺陈丕显的权。我父亲在"文革" 

中被斗昏过去两次。

李冰天（李作鹏之子）：我认为，第一，"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很简单的,但是人 

为的搞复杂了。第二，研究"文革"的切入点就是九届二中全会， 

能把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明白了，那么"文革”的问题就搞清楚 

了一半。九届二中全会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三，现在研究 

"文革"还为时过早。搞不好对"文革”又做了一个不正确的结论。

我的态度是如果你们真想研究"文革"，把问题搞清楚，起码应 

该首先拿出一个对九届二中全会的意见来，那说明你们真下手搞了。 

当然并不是说把这个东西向社会公开、向中央汇报，这些都不需要， 

只要你们在学术上对九届二中全会作出一个认定，我们就满意。那 

么接下来的问题才可以研究，这也是我上午就提出要搞专题研究的 

原因。


